光邦
光邦，光邦，光邦耀祖，如此朝氣蓬勃，胸懷大志的名字，今日應該也是位有為的而立青年，若他還在的話，若他還在，可惜，他的生命終止在三歲那年，永遠。

炙熱的七月空氣混合著水果的淡淡香甜，站在前庭的泥地上，我感受著這份屬於屏東的清香，輕輕嗅聞著，雨後青青芳草的味道，因為暑假獲得釋放的我，回到老家，閒暇的午後，隨意逛逛便能注意到，附近的諸多魚塭，近年都陸續改建，過去孩童試膽、長輩需要千叮嚀萬交代，遠離的危險地帶已不復在。閒暇的午後啊！太令人放鬆了，是幸亦是不幸。

在魚塭唱歌的孩子，再也無法開懷大笑。

五伯公在我的印象中，永遠是眉眼彎彎，喜歡摸小孩子的頭，紅包給最厚的和藹長輩，膝下有兩個孩子，一兒一女，皆已成家立業，待人和氣，又是成功的生意人，家庭和樂融融，看似完美無瑕，其實，在平靜的玻璃表面下，有個被縫補過的破碎，對他而言，「三」才是最完美的數字，慘劇發生的太突然，不禁讓人想質問，為什麼是我們？
事業成功的五伯公一家，生意繁忙，三歲的小孩，實在無暇親自照顧，便暫時託付給阿嬤照顧，當年阿嬤不過三十好幾，因自身小孩多，經驗倒也豐富，又是極要好的親人，沒什麼好擔憂的，三歲乖巧的光邦，很安靜，很聽話，大家都很放心，但是，事情，常常就是在這麼不經意間發生，在忙碌的過年前夕，誰會想到。

在魚塭躺下的孩子，再也無法睜開雙眼。

傍晚的天空，依然亮如白晝，小年夜有很多客人要來，阿嬤專心、忙碌的準備滿漢大席，光邦乖乖地坐在一旁的矮凳上，默默的玩著，跟自己玩的小遊戲，傍晚的溫度，依然熱如夏季，一群大孩子，以爸爸為首，在住宅附近，涼爽隱密的竹林裡，正進行一場場激烈的廝殺鬥爭——打彈珠，「你們！別玩了！我在忙，幫忙照顧好弟弟！」從飄香的廚房傳來阿嬤大嗓門的命令，和著吵雜的鍋碗瓢盆配樂聲，什麼都聽不到，沒聽到的關鍵話語是什麼？「喔！好！」十一歲的爸爸、叔叔和小姑姑，玩得正盡興呢！誰都不想要離開這麼精采的戰爭，彈珠的碰撞聲大過一切，茫然隨口的答應，未放心頭的話語，繼續沉迷其中，誰都忘了，誰都忘了……

在魚塭沉睡的孩子，再也無法長高個子。

坐在老家的矮牆上，我眺望著已改建的新式廚房，現為鄰居樓房的竹林，和經過腳旁，走在泥土小道上的身影，光邦邁著他小小的步伐，沿路張望，被風拂動的短毛，盪呀盪呀，他越走越遠，我知道他最終的目的地，但我不方便攔阻，七月燥熱的空氣和一月悶熱的天氣，交織融合在一起，我目送他走向新生，離去這裡，前進。泥濘道印上大人單調的足跡，水窪坑映出天空雲白的軌道，他依舊前行，在乾燥的褐土。太陽炙熱了，水漬消逝。這多雨的七月啊。

在魚塭入夢的孩子，再也無法張口呼喚。

整村莊都找過了，光邦，不要玩躲貓貓，別藏了！沒人抱走你，沒人邀約你，你會去哪裡？太陽漸漸沉默，留下昏黃的夕陽解釋，照亮反射陽光的閃爍波影，啊！你不要在那裡。大人小孩，在悶熱的一月，在豔陽的餘暉下，各個汗流浹背，為了尋找你的蹤跡，懷抱一絲期望，究竟，要不要找到？土黃色的長竿穿梭在魚的夢裡，隨著上升的泡沫，不！你在那，隨著氣泡，你向上飛，飛向等待的人，飛向橙色天空更上方之處，當下，好熱，人心，卻好冷好冷，凍結眼淚，僵硬身體。這悶熱的一月啊。

在魚塭遊走的孩子，再也無法擁抱父母。

當夜忡忡趕來的夫婦，正是五伯公他們，擺在那的浮腫，是不爭的事實，廳堂只剩下無聲，不敢置信，無法相信的雙眼，充滿疑惑的呆視親人，漆黑的夜晚深空，是所有人的內心，毫無任何繁星點綴。找到光邦時，他早已離開一、二鐘頭，他離開了。暗自流淚喘息的阿嬤、豪掏大哭道歉的孩子，崩潰落淚的母親，是我的錯還是要怪你？所有都是真情真意，這場意外，怪誰呢？意外。年，這樣過了。

在魚塭翱翔的孩子，再也無法回家。

阿嬤每每對我說完這樁意外，都是自責自責再自責，低聲的啜泣，花白的頭髮紀錄眼淚，為何告訴我？每每在聽到我的詢問時，爸爸那低落哀傷的神情，氣氛瞬間的低迷，騙不了人，他高傲的沒在我面前掉淚過，那自身內心的苛責呢？找誰要救贖去？事後五伯公對阿嬤、對爸爸，到現在對我們還是一樣好，他不怪任何人。或是，他也想彌補些什麼。

不哭不哭，眼淚是珍珠。

光邦啊光邦，我從來沒見過你，你卻能影響我至深，我們離開安全的避風港，走離舊家附近，望著高了我好幾顆頭的漁塭，順著黑藍色的塑膠布，爬上回字形的頂端。看見了，你沉睡的身影。看著寬廣、灰黃又空洞的塭底，只稍剩未蒸發的雨滴，啊！當初，要是這般多好？當初，你又是為何前去？尋找嗎？是天氣燥熱使你想觸碰水面，還是在底游玩的魚兒吸引你，抑或只是風大了點？矮小的你，為何賣力攀爬？
放水了呢！讓往事隨水流走，當初如何，就如何了吧！回家吧！

不再痛苦、掙扎，該是時候走出來了。

光邦，好走，再見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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